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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教運動與政治傳播的 動 向

回歸已有十五年，期間發生抗議事件多不勝

數 ， 但 論 規 模 、 持 續 性 及 深 刻 程 度 ， 除 了

2003 年的七一事件以外，或許可以數到如今

還在進行的反國教運動。今年六月時，國民教

育科的開展就像大局已定。誰知中學生組織學

民思潮指出當中大有問題，並得到一些家長的

跟進，隨之而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最終

更演變成為一場全民運動，逼使特區政府作出

重要的讓步。

反國教運動牽涉香港政府、公民社會與傳

媒多方面及熾熱的互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政

治傳播生態的演變及動向。本文無法給反國教

運動蓋棺論定，這裡所說的是我們對現階段運

動引發的政治傳播問題的觀察。

核心價值的追尋與建構

因為香港與內地有制度上及其他多方面的

差異，不能隨回歸而立即融合，是以有一國兩

制。隨著過渡期及回歸之後中港矛盾的爆發，

港人開始用上「核心價值」一詞來概括香港的

特性及最珍惜的價值。香港核心價值的提出，

自七一以來變得較為系統、明確及普遍。不

過，港人一向並不熱衷於意識形態的建構，所

以核心價值的說法，還停留在一種不說自明、

接近自由主義的概念或類意識形態。

雖然核心價值包括甚麼沒有定論，但通常

是指法治、人權、自由、廉潔、民主、公正、

誠信等。此等價值的提出往往是透過爭議性事

件而出現的。反國教運動得以一呼百應，主要

是市民擔憂新一代在國民教育科實現後會失去

獨立思考、黨國不分、喪失反省中國國情的能

力，甚至會沾上陽奉陰違和虛與委蛇的習性。

由於牽涉到思想與表達自由，又牽涉到小孩教

育的問題，難免觸及香港家長及社會的神經，

反彈自是強烈。有參與抗爭的家長喊出「不要搞

我個仔」，可見家長對「洗腦」的厭惡和抗拒。

社會對核心價值的範圍及意義並沒有一致

的共識；政府、民間及傳媒只是以此勾連自己

的立場和意見。反國教運動在不少公共論述者

的眼中，無疑是核心價值的保衛戰。透過撤科

與開科的爭議，核心價值的概念得以更深入人

心，而它的內容也有所增加，變得更為具體，

成為香港民間社會的公共文化資源。展望未

來，牽涉核心價值的爭議一定陸續有來。

政府的合法性與信任危機

貫穿反國教運動的是社會對特區政府的不

信任。其實，特首由小圈子選出，沒有人民授

權，故此一直有潛在的合法性問題，屬於制度

設計不足的先天性缺憾。不過，市民預期將來

有民選政府，現在是過渡性安排，所以沒有發

生甚麼重大社會事故時，政府合法性的潛在問

題便不會爆發。

梁振英在競選期間，誠信問題常常為對

手、傳媒及輿論領袖所論及；當選後，更因為

違章建築等問題而引起社會對他的誠信的懷

疑，認為他長於運用語言「偽術」，以文過飾

非的辦法逃避責任。同時，也有不少人懷疑梁

振英是隱蔽的中共黨員，在重要議題上會對中

央言聽計從，難以寄望他會挺身捍衛香港的利

益。試問一個在市民心目中不以香港本土利益

為依歸的特首，怎會得到廣泛信任？推行國民

教育科，不少人認為特區政府只是執行中央的

旨意，並以此解釋何以特區政府一直不肯退

讓。我們相信，缺乏信任的情況未來將會繼續

影響港人對政府政策的反應，成為影響香港政

治傳播的一個要素。

社會動員網絡的擴建

令人吃驚是學民思潮及家長的動員能力，

因為他們都是社運新手，但運動卻搞得有聲有

色，連建制中人也不得不對他們表示佩服。學

民思潮的成員都是十多歲的中學生；家長們雖

然是成年，但是他們都沒有多少社運經驗，其

召集人陳惜姿就多次表示家長不是搞運動的

人，只是被逼上梁山。

不過，星星之火一旦點起，就迅速蔓延，

只在幾個星期之間就引起社會大議論，數以萬

計市民參與遊行、集會和佔領政府總部。在這

過程中，我們看到社會的邊緣團體如何成為社

會的焦點，看到少數如何變成多數，看到相對

單一的社群如何牽動各界。無論是社會動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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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度、速度及熱度，莫不使人驚訝不已。動員

網絡的擴大及有效運轉，將會使民間社會更有

可能成為監督政府和保衛核心價值的力量。

這個動員網絡的結構，主要由社交媒體、

人際傳播及大眾傳播組成。社交媒體及人際傳

播為有相同意念的人提供交流、商議、以至組

織的平台。學民思潮很大程度是靠這樣的網路

建立它的組織。小眾與社會大眾之間也可以用

社交媒體作為溝通的介面。在運動時間，學民

思潮透過它的網頁發出消息和號召，再透過轉

轉相傳，接觸到龐大的潛在運動參與者。大眾

傳媒雖然在回歸後受到中央統戰及自我檢查的

困擾，但是傳媒市場仍然存在，有些傳媒還保

留獨立的報導方針，繼續報導敏感議題，使有

興趣的市民仍然有機會知曉消息。同時，大眾

媒體的消息也可以透過網絡及流動媒體轉發，

引發更大的注意和談論。大小媒體以及人際傳

播的結合及互動，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發展的基

礎建設，對公民社會而言，這個動員網絡無疑

起著賦權的作用。

公民社會的成長

自七一以來，「公民社會」是公共論述中

較常出現的重要概念，連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

光也用上公民社會的概念來評論香港保釣突出

的表現。這裡不是我們探究公民社會學理的地

方，我們所關注的更多是港人使用時所賦予的

意義。約略言之，有人以公民社會指非政府組

織的社會構成，有人則泛指一般的民間社會，

尤其是帶有公民覺醒的民間社會。無論是哪一

種意義，大概都是指民間社會力量的壯大和自

覺日高。

除了極少數人懷疑反國教運動背後有黑手

外，凡是對運動有所接觸的人都應該同意運動

是自發的。事實上，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為

了保持運動的純粹性，對政黨政客往往採取保

持安全距離的策略。反國教運動無疑是民間社

會的一次檢閱與運作，體現出公民社會的存在

與發展。經過運動，學民思潮及家長關注組固

然迅速發展，數以十計的國教關注組也在多所

學校的學生、校友及家長中間成立。反國教運

動除了對全港發出一般及短暫的號召以外，其

抗爭策略也落實到地區和學校的層次，準備長

期抗爭，這種多層次的抗爭策略實屬罕見。

社會運動是香港社會爭取權益的重要方

式，自七一以來，社會運動已成為香港公民社

會的常備武器，反國教運動便是此一武器的再

一次運用。反國教運動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和思

想自由而發動的，跟具體的物質利益完全拉不

上邊，再加上自發的動員模式，可以說是屬於

後物質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我們相信，這

種新社會運動還會持續發生，很有可能成為香

港社會運動的主體。

隨著社會運動多樣化及增多，公民社會的

抗爭策略庫也會有所添加。有時社運為了因地

制宜而對已知的策略作出調整，有時也會因應

新情況而創造新策略。如果七一是港式「人民

力量」的表現，那麼上面所說的「多層次抗爭

策略」算是國教運動在香港的再創造。此外，

反國教運動曾經推崇過的「不合作運動」策

略，也很有可能變成香港公民社會爭取權益另

一項較新的武器。

結語：大和解的必要

香港政治傳播的生態一直在演變，自七一

以還，上述趨勢已成，經過反國教一役，變化

更為明顯。一個懂得學習的政府，通常在社會

危機過後會有所檢討，總結出箇中原因及對應

之道。特區政府千萬不要順手把陰謀論拿過

來，倒果為因，或者只注意對應的具體策略而

忽視必須變革的大方向，否則只會陷入更大的

錯誤。要解決上述核心價值和合法性問題，要

避免社會運動的衝擊和增強公民社會與政府之

間共生關係，我們認為首要是實現全民大和

解。所謂大和解，不只是建制派內部的和解，

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與民主派及公

民社會的大和解。只有這樣的大和解，特區政

府才會變回全民政府，政策才會為全民而設，

也只有這樣，市民才對政府恢復信任，彼此才

有所商議，不用動輒訴諸於街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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